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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去（2014）年的 APEC會議上
宣布將出資 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投資公司」，具體推
動「一帶一路」的發展建設，並已在去年 12月的「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和今年的全國「兩

會」中獲得確認，此一構想主要是向開發中國家提供更多基

礎建設等財經投資。由於這種戰略類似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

後對西歐提供的物質及財政援助，故被國際媒體稱為「中國

版的馬歇爾計畫」。此為實現中國結合「對內區域發展」與「對

外經濟合作」的「內外連結」（inward and outward linkage）戰 
略，因此也被外界認為是習近平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拼圖。

然而，一如過往中共的涉外政策，相對於對外戰略的推動，

內部利益整合往往難度更高，我們從這次「一帶一路」的提出

與迄今的發展也看到此一現象。

「一帶一路」的戰略意涵

所謂「一帶一路」，指的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前者由陸地出發，從西安沿河西走廊、穿

過天山兩麓，途經中亞、西亞，自伊斯坦堡進入歐洲，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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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莫斯科抵達大西洋岸的鹿特丹以及地中海畔的威尼斯。後

者則從海上出發，自南方沿海都市啟程，取道麻六甲、西進

孟加拉、印度、斯里蘭卡，行經東非再於蘇伊士運河進入地

中海及歐洲。「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

家，包括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

區，所涵蓋區域總人口約 44億人、經濟總量約 21兆美元，
分別約占全球的 63%與 29%。「絲路基金」以及北京所主導
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簡稱AIIB）將提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
資源開發、產業和金融合作等有關項目的融資支持。

「一帶一路」戰略的本質就是要輸出內部過剩的產能與多

餘的外匯，以向西輻射的方式打通陸路及海上的新興市場，

奠定在區域經濟中的核心地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要任

務是使亞洲互聯互通，這有賴交通基礎設施的突破，因此中

國大陸規劃幫助沿線國家展開建設交通、電力及通訊等基礎

設施。而事實上，這個戰略也是在既有的或規劃中的區域經

濟組織或協議為主要載體，陸上「一帶」的發展主要是由上海

合作組織主導，而海上「一路」的發展則有賴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的推動。
「一帶一路」存在雙重戰略，分別是經濟與安全的考量，

一是經濟實力的展現與輸出，另一則是基於安全考量而拓展

戰略縱深。這個「中國版的馬歇爾計畫」不只希望解決大陸產

能過剩問題，更希望將中國大陸打造成區域經濟的核心，一

旦「絲路基金」與「亞投行」使用人民幣，將進一步使人民幣

成為區域的強勢貨幣，與美元和歐元分庭抗禮。在全球戰略

層次方面，歐亞大陸的重新聯結，將形成全世界範圍最廣、

縱深最長的經濟整合及戰略地帶，從而排除美國干涉或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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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中國大陸受限於地形，對外門戶幾乎多數都在東部

沿海，然而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中國大

陸向太平洋發展的難度，因此向西尋找安全孔道，連接東、

西及歐、亞，可大幅拓展戰略縱深地帶，則確保能源進口的

安全。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戰略是以區域經濟整合為表

象，試圖觸動或挪移美國主導的區域及世界戰略格局，強大

的經濟實力後盾及高度的經濟互賴，使得中國大陸以經濟整

合換取戰略縱深成為可能。

「一帶一路」的提出迄今，除美國、日本與印度因戰略考

量而採較消極的態度外，無論在「一帶」或「一路」上的國家

均表示歡迎。甚至與「一帶一路」相配套的「亞投行」，都受

到美國傳統「鐵桿」盟邦，如法國、德國、義大利、澳大利

亞、瑞士、盧森堡、荷蘭與北歐各國等的支持，甚至美國的

「兄弟」英國也在現實利益下，不顧美國勸阻加入「亞投行」。

就此而言，「一帶一路」的對外戰略是極為清晰，所提出的經

濟利益也極具誘因，但我們仍可看出，其「軟肋」依然在內部

的「條塊」競爭。

內部資源競爭

「一帶一路」可說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後最重

要的國家發展戰略，而這不僅是經濟議題也是外交議題，不

僅涉及對外戰略，也牽動內部資源配置的敏感神經。在日前

部署 2015年具體工作時，中國大陸財政部提出要加快推進
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意味著今年「一帶一路」將擁有實際的

財稅支持政策。而「一帶一路」這種高度依賴「投資」性質的

戰略，某種程度上說明了自 2009年以來的「擴大內需」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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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產業優化與升級」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進而需要以產能

輸出的方式刺激實體經濟，換言之，「一帶一路」又回歸「投

資拉動增長」的老路子，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投資標的不再限

於國內，而是「走出去」進行與周邊國家的連結。

在中國大陸研究領域中，關於 Kenneth Lieberthal所提的
「分裂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雖是老生常
談，但在觀察中國大陸政治與政策過程依然非常管用。此種

觀點強調中國大陸政府不是一個完整的實體，而是由許多擁

有不同程度自主權的機構所組成，其出現高度的府際與部際

利益衝突。縱使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

導小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但我們仍可以清楚看到「一

帶一路」從構想到實施計畫的提出，各利害相關部門，包括

國家發改委、外交部、財政部、商務部和央行等各部委間的

折衝與角力。

此外，由於「一帶一路」採地方「先行先試」的方式執行，

而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此種「先行先試」也預示著一場

資源爭奪戰提前開打。在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減速和地方財政

緊張的背景下，各地方政府無不竭盡所能爭取更多的財政與

政策支持，並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和進行重大基礎建設工程的

承建與接駁，以輸出內部過剩的產能。特別是遇到「一帶一

路」此種可以與「鄧小平南巡」後的大幅開放或加入世界貿易

組織（WTO）等量齊觀的重大關鍵時刻，此一順風車，搭上
了就是機遇，搭不上就是挑戰。

從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和外交部所公佈的相關資訊顯

示，承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省份主要包括西北 5省區（新
疆、甘肅、寧夏、青海、陝西）、西南 4省區市（廣西、雲南、
重慶、四川）以及東部 5省（江蘇、浙江、廣東、福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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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等 14個省區市。事實上，上述提及的省份中某些城市未
被涵蓋在「一帶一路」初始規劃範圍中，而是經過不斷的爭

取與博弈，方才形成現今「一帶一路」的格局。而原本未被

考慮的青島、大連、天津等，也可能在「積極爭取」後入列，

這也反映出「一帶一路」雖為對外戰略，但也演變成中國大陸

內部的地方資源爭奪戰。

2014下半年，就有許多省分及城市紛紛提交「一帶一路」
的「請願書」或「計畫表」，甚至開始出現省分之間合縱連橫，

以爭取更多資源的情況。我們從各地紛紛開始研究「解讀」中

央政策並推銷自己的「優勢」項目可看出端倪，例如重慶以

「國家超大城市」作為定位，規劃對接「一帶一路」和長江經

濟帶；新疆也提出要把「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邁

出重要步伐」放在首位；貴州省經濟工作會議也把加強重點

區域合作，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等建設，列為第一項任務；

河南省已通過規劃提出提升鄭州、洛陽主要節點城市輻射帶

動能力；寧夏亦已成立「一帶一路」戰略融資平台。不只是中

西部省市，沿海省份也希望在此資源重分配的重要時刻「分

一杯羹」，如江蘇規劃集中力量提升港口功能、沿海產業升

級，以及臨海城鎮培育等措施；上海、天津、廣東、福建的

討論重點則是規劃以「1+3」自由貿易區架構結合「一帶一路」
之方案。

2015年伊始，中國大陸各地方密集召開的「兩會」恰好成
為資源分配的對話及競爭場域。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已定調「一帶一路」將成為 2015年經濟發展的重頭戲，為此
各地在地方「兩會」上，無不提出各自的規劃與意見。隨著

「一帶一路」從思路到具體規劃，在各地「兩會」上的意見也

顯得更為務實和完善。而在 3月初登場的全國「兩會」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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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各省市在「一帶一路」資源分配議題上的「主戰場」，各省

市無不使出渾身解數試圖與中央重大專案「對接」，連香港也

擔心在這波變動中被邊緣化，不斷強調其作為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信息等中心，對推動「一帶一路」戰略所能產生的

積極作用。

就此而言，「一帶一路」將帶動中國大陸另一輪的內部

區域競爭，其好處是可以活化並增添區域發展動力，但向來

以政策主導市場走向的中國大陸，這個巨大政策也將讓各區

域、省市的優勢重新「洗牌」，一些過去開放政策中的「末

梢」地區將變成「前沿」地區，而反之亦然，因此，一場大規

模的競爭勢不可免。以目前各地都想成為「一帶一路」的「平 
台」、「節點」、「輻射中心」並成立「自貿區」的情況看來，若

這場資源爭奪戰依然像過往一樣缺乏制度規範、無序競爭，

亦或是中央在妥協下導致「人人有獎」，「一帶一路」政策效果

恐將大打折扣。

未來觀察重點

一、頂層設計的作用待觀察

從中央地方關係的角度觀察，「一帶一路」戰略儼然成為

中央端出政策牛肉、地方分食的景況，就現階段看來，「頂

層設計」的統籌協調能力似乎尚未發揮作用，各地方提出各

項建設規劃來爭取「一帶一路」所提供的財政支援與建設機

會，但未見更高層次的全盤考量或系統性的統籌規劃。中共

近期公布「一帶一路」領導小組「一正四副」，由國務院副總

理張高麗擔任小組長，四名副組長分別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

室主任王滬寧、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晶和國務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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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楊潔篪，其中具兩個重要意涵，首先，張高麗為「深改組」

副組長，王滬寧為「深改組」辦公室主任，故「一帶一路」是

在「深改組」的架構下由習近平統一領導，然此小組組長非

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擔任則頗耐人尋味。其次，汪洋主管經 
貿、農業、扶貧、對外援助，楊潔篪負責外交事務，以及國

內政策與外交政策的對接，顯見「一帶一路」具有「內外連

結」的戰略意涵，而楊晶在國務院負責協調各部委及各地方

的規範，則凸顯出本文所欲強調的「條條塊塊」利益爭奪，

目前我們仍看不出「深改組」或「一帶一路」小組在其中所能

發揮的統籌協調功能，但從近期官方相關負責人不斷強調關

於「一帶一路」所涵括的省份，「不存在誰在路上、誰在帶

上，誰不在路上、誰不在帶上的問題，這個問題是個偽問題」

看來，似乎此問題才剛開始，因此可以預見過往各地到中央

各部委「跑部錢進」的現象仍不會少，而目前正啟動規劃的

「十三五」也是暗潮洶湧。

二、中國威脅論的復燃？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似乎有意勾起人們對於古

代中國曾經輝煌的歷史記憶，包括陸地方面的 2000年前張
騫出使西域，以及海上方面的 600年前鄭和下西洋等，這顯
示「一帶一路」戰略並非單純的「區域經濟整合」構想，背後

更有「中國夢」的理念支持，從目前的推動狀況也看得出習近

平的意志。然而，此一戰略並非毫無阻力，特別是其涉及改

變美國主導的區域及世界戰略格局的意涵。改革開放後中國

大陸經濟急遽增長，伴隨蘇聯解體以及中國大陸軍事科技的

躍升，也為「中國威脅論」添火加柴，中國大陸亦曾花費十

幾年以「和平與發展」試圖打消國際社會對「中國威脅」的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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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而今「一帶一路」無疑會挑戰美國的戰略利益，且鄰國如

日本、俄羅斯及印度等，對於中國大陸也都存有疑慮，這將

使「中國威脅論」更具操作空間。

三、台灣該何去何從

這個被外界喻為「中國劇烈轉身」的「一帶一路」，不僅

是地理概念的從東轉向西尋找戰略出口，也是發展模式的轉

變，將會改變中國大陸與亞洲區域發展的版圖。而當中國大

陸這個巨人在轉身的同時，台灣該如何應對？過去我國的兩

岸政策一直在「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中糾纏，雖然在不

斷的紛擾中匍匐前進，但卻是在原地兜圈子。自從去年三月

學運以來，兩岸關係的進展雖不若以往，但也不失為讓我們

重新檢視國家未來發展戰略的契機，不過隨著時間流逝，朝

野兩黨彷彿在平行時空缺少交集，值此期間，雖看到第三勢

力儼然崛起，然能否承擔此一重大國家發展議題，也是我們

擔憂的。一直以來，朝野在兩岸議題上存在兩個特色，一是

多為「政治」考量，缺少「政策」分析，前者談是非，但往往

淪為「人非我是」的結果，後者分析利弊，顯然有較多轉圜

與討論的空間。另一則是北平東路與八德路、凱達格蘭大道

的距離，往往遠於台北與華盛頓、北京的距離，朝野皆然，

寧願與美國、中國大陸談，也不願在內部凝聚共識。關於「一

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議題顯然不是兩岸政經格局可以統

攝，必須放在全球與區域政經脈絡下分析與觀察。我們企盼

此一議題能多回歸到政策面向、能多一些內部的對話，值此

劇烈變動的同時，我們從思維到行動都必須都要有所準備，

以因應下一輪的國際合作與對抗。


